
2020年4月14日 星期二 编辑 王任辉 美编 王涛 校对 杜蕾时局14

卧底两个月
常常看完视频
吃不下饭

韩国“N号房”事件主要犯罪嫌疑人赵主彬（音译）（中）。 资料照片

采访报道数码性犯罪问题
两女大学生卧底“N号房”

刘瑞丽和郭安妮目前分别就
读于韩国两所不同的高校，进入大
学前，她们便立志成为优秀的新闻
媒体人。两人相识于社交媒体脸
书上举办的一次大学生记者联席
会，因志趣相投，很快成为好朋友。

两人的卧底行动，要从去年6
月底说起。刘瑞丽告诉记者，一次
偶然的机会，她在韩国新闻通讯振
兴会（Korea News Agency
Commission）上，发现了一个“深
度报道”征集活动。于是，她立即
联系好友郭安妮一起报名。

郭安妮称：“此前，我们一直在
采写新闻，像兴趣团体一样。”因对
研究数码性犯罪问题一直有兴趣，
看到该活动后，两人希望对数码性
犯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与采
访，因此报了名。

经过层层选拔，两人被选中，
开始以卧底身份进入Telegram

“N号房”。刘瑞丽称，她和安妮通
过一个链接直接进入“N号房”通
道。“通过这个链接，不仅可以看到
博士房，还能看到很多其他房间里
的内容，我和安妮经过考虑，同时
也和活动负责人商议，决定先报
警，然后再进行卧底。”

据“追击团·火花”介绍，“‘N
号房’里的人把多名未成年人的性
剥削视频分别放进8个不同的聊天
室。‘N号房’房主让一个代号为

“甲”的人威胁未成年孩子制作性
剥削视频。房间从1号到8号，每
个房间有3名以上未成年的视频，
最多的房间有将近11名未成年人
的视频。因为房间多，所以称为

‘N号房’。”

曾试图帮助受害人
对方尖叫着挂断了电话

一进入“N号房”，里面的一幕
幕深深刺痛了两位女孩的心。她
们说，“同样身为女性，第一次看视
频时，心非常痛。”据悉，“N号房”
里的视频，有用圆珠笔或者凶器给
身体涂鸦或造成伤口的性剥削影
像，也有受害者被强迫哭着拍出的

影像等。Telegram的聊天室里有
数万人，刘瑞丽称，卧底时她非常
担心自己周围也隐藏着“N号房”
的使用者。

但对郭安妮来说，卧底的两个
月里，安全并不是她最担心的问
题，“警方知道我们在做这样的事
情，并且我们搜集到证据就会马上
传给警察。”

郭安妮称，自己有时整晚都无
法入眠，甚至因为搜集证据，不得
不观看一些视频，“我常常会在观
看完视频后吃不下饭。”

一位代号叫做“watchmen”
的人，是“N号房”的经营者之一。
某天“watchmen”在房内公开了
一名受害人的个人资料、手机号码
以及照片，并把这些信息直接放到
公告栏里，进入房内的人都可以
看到。

看到这里，两人忍不住想救助
受害人，她们试图直接联系对方。
然而，或许受害人接到了太多的电
话威胁与骚扰，在接起电话后，还
不等她们说话，受害人就尖叫哭泣
着挂了电话。待她们再打过去时，
受害人的电话已经关机。

刘瑞丽称：“这个电话号码我
们第二天试图再打过去时，被告知
已经停机。我想可能是因为受害
者更换了手机号码。”

据她们透露，在Telegram软
件里，“N号房”只是很小的一部
分，像“N号房”这样的聊天室非常
多，一天都有好几万个，使用者预
计能达到20多万人。目前，她们
也只确认了十几个聊天室。

郭安妮表示：“我感觉这些人，
有的是把‘N号房’的影像储存起
来了。所以即使现在‘N号房’已
经关门了，以前的视频也会在其他
房间被重新共享。”

每天花四五个小时搜集证据
警方对她们启动人身保护

卧底调查期间正值暑假，刘瑞
丽和郭安妮并不需要去学校上课，
但两人日常会出门购物或去一些
公共场所。

刘瑞丽称，每天花四五个小时
搜集证据。她表示，“如果一直待

在家里做这个事情，我大概会精神
崩溃，所以我也会通过运动或者与
朋友见面，来舒缓和平复心情。虽
然不能透露给朋友。”

郭安妮则努力营造一副很平
静的样子，“因为父母不知道我在
做这个调查，再加上我和父母是住
在一起的，我也不想因为我的选
择，让父母担心。”

2019年9月，“追击团·火花”
登载新闻“买未成年人淫秽物品
吗？揭Telegram非法活动”，此报
道获得韩国新闻通讯振兴会深度
报道奖。同年11月，《韩国民族日
报》通过联系“追击团·火花”，开启

“Telegram中泛滥的性剥削”系列
报道，引起社会热议；同年12月，
举报Telegram性剥削的“Re-
SET”项目设立。

2020年1月，韩国开启“为了解
决N号房间的国际共助搜查·青瓦
台国民请愿”，这是“N号房”事件相
关的首次青瓦台国民请愿；同月，
韩国开启“为了解决Telegram中
发生的网络性犯罪的国会国民请
愿”，获10万人以上同意。

2月，“追击团·火花”向包括韩
国MBC新闻、SBS新闻在内的更
多新闻机构爆料了“N号房”事件。

“N号房”事件自此在韩国乃至全
球引发重大关注。

据悉，《韩国民族日报》的记者
在发布相关报道后，曾遭受威胁。
但刘瑞丽和郭安妮表示，她们并未
遭到来自“N号房”的威胁，或许是
因为隐藏了身份。但安全起见，韩
国警方对她们启动了人身保护。

虽然两人是“N号房”事件的
最初报道者、举报者，但她们告诉
记者，“我们希望数码性犯罪文化
可以彻底解体，以Telegram为基
础的性犯罪只是数码性犯罪文化
中的冰山一角。”

3月23日，“追击团·火花”在
YouTube上传了第一个视频，讲
述了成立该团体的初衷，两人透
露，除了“N号房”，她们还在着手
调查“熟人欺辱房”、“Deepfake
房”等数码性犯罪的聊天室。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瑞丽和
郭安妮系化名）

据《成都商报》

韩媒不久前曝光
系列网络性犯罪事件，
统称“N号房”案。在
即时通讯软件Tele-
gram上开设的加密聊
天室。在这些聊天室
内，非法拍摄的性剥削
视频和照片被广泛分
享，只有付费成为会员
才能观看。

“N号房”由多人
运营，其中最引发关注
的是昵称为“博士”，实
名为赵主彬（音译）的
人。他从去年起，上传
大量涉嫌性犯罪照片，
并勒索受害人。诸多
图片涉嫌强奸、凌辱女
性，画面不堪入目，手
段极其残忍。

3月25日，韩国警
方 把 即 时 通 讯 软 件
Telegram聊天室性奴
役案主要嫌疑人赵主
彬（音译）移送检方审
查起诉。他称，向受害
人谢罪。

据报道，赵主彬现
年24岁，涉嫌诱骗至少
74名女性（包括16名未
成年女孩）拍摄色情影
像，胁迫受害者把那些
影 像 分 享 至 他 在

“Telegram”软件设立
的聊天群，即所谓“N
号房”。“N号房”实行
会员制，警方调查发现
大批会员为观看那些
影像至少支付150万韩
元（约合8633元人民
币），经由加密数字货
币付款。

去年9月以来，韩
国警方共逮捕124名性
奴役嫌疑人，其中18人
关联“Telegram”聊天
室性奴役案。

“N号房”案

最近韩国曝出的“N号房”事件，犹如一声惊雷，震惊了全球。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然而鲜
为人知的是，最先将这起发生在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中的性剥削案件揭露于众的，是一个由两
名女大学生组成的报道团体“追击团·火花”。

去年7月起，她们开始潜伏到包括“N号房”在内的Telegram秘密聊天室中。经过两个月卧底，
搜集并掌握了大量“N号房”性剥削证据，为警方查获“N号房”主要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巨大帮助。

虽然“N号房”其中的“博士房”主要犯罪嫌疑人赵主彬（音译）已落网，但这两位幕后功
臣——— 刘瑞丽和郭安妮，却仍生活在害怕被威胁报复的不安中。近日，她们接受了中国《成都商
报》特约记者的专访，讲述了卧底背后的故事。

本报综合消息 据
韩媒报道，韩国检方13日
以涉嫌14项罪名为由，对
韩国“N号房”主犯赵主彬
进行拘留起诉。

据报道，韩国首尔中
央地方检察厅数字性犯
罪特别调查小组13日以
涉嫌违反《儿童青少年性
保护法》等为由对赵主彬
提起了拘留起诉。

此前，以其他嫌疑被
拘留移交审判的姜某和
李某，因涉嫌参与“博士
房”的运营也被追加起
诉。韩国检方表示，“博
士房”以赵主彬为中心，
引诱受害者，制作及散布
性剥削产品从而获取收
益。对于追加确认的共
犯和有关余罪也将进行
彻底的调查。

据韩国警方调查，“N
号房”受害人超70位，包
括16名未成年人。

此案激起众怒。在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问政
平台上，大批民众发布多
条请愿，其中要求彻查案
件的一条请愿就得到超
250万人支持，创下韩国
请愿数最高值。

韩国总统文在寅也
要求，对涉案人员彻底调
查，严惩不贷。他称，政
府将删除涉案视频，为受
害者提供援助。

韩检方对
“N号房”主犯
提起拘留起诉
涉嫌14项罪名

■ 新闻回放

■ 最新进展

专访揭露韩国“N号房”事件的


